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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郎世宁来中国时，中国正值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不过，他熟

悉地了解到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他在圆明园的设计工作反映了他对皇帝愿望和向往的

移情式领悟，并向造物主和艺术家、建筑师浑然一体工作的精神统一看齐。乾隆幼时

起，郎世宁就认识他，他深知乾隆的乐与忧以及他作为天子与和平时代大一统领地君主

的自我认知。郎世宁与他的耶稣会兄弟们从他们富有想象力的回忆以及欧洲权贵们体验

的相似经历中，收集了花园与宫殿的创意设计灵感。卢森堡花园的设计清晰反映了玛

丽·德·美第奇（Maria de Medici）对她在佛罗伦萨的家乡的思乡之情，同样，皇帝的

意愿要减轻香妃对故乡喀什的思念，体现在圆明园远瀛观的伊斯兰风格的影响中。玛丽

的形象也在皇帝的妃子等待其君主的描写中被审察到。精神教训：危机时期，少说，多

听，用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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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时期展现的精神友谊

时当平居无事，难指友之真伪；临难

之倾，则友之情显焉。盖事急之际，友之真

者益近密，伪者益疏散矣。

利玛窦，#5《交友论》，1595年

18世纪初，罗马和中国的关系处于麻

烦之际。1707年，19岁的郎世宁加入耶稣会

士成为见习修士，这一举动注定了他将被卷

入风暴中心的命运。在热那亚接受了两年培

训后，他前往葡萄牙，预备开启其东方之

旅。康熙皇帝迫切想得到他，亲自要求一个

技能高超的，特别是善作肖像画的画师，以

及一个乐师，一个优秀的大夫还有一些为宫

廷工作的其他工匠。

在热那亚学习期间，郎世宁作了一幅

画，画中托比亚斯带着天使拉斐尔和一条忠

犬朝着东方开始了旅程。定居中国后，郎世

宁就成了乾隆皇帝的精神之友，他知道皇帝

热衷打猎，喜爱佳人作伴，乐于开疆扩土，

凡视线所及皆可画。他懂得如何深入倾听皇

帝的渴望和心理活动。并且，他知道保持完

美距离，从而以合理的视角观察皇帝的妃

嫔。

礼仪之争趋于尖锐化时，郎世宁紧随

罗马教廷来华特使铎罗的步伐抵达了中国，

铎罗意图在中国永远终结祭祖的习俗。因此

被流放、入狱，外国传教士也被禁止进入中

国。这是不易的航行环境。

礼仪之争趋于尖锐化时，郎世宁紧随罗马教廷来华特使铎罗的
步伐抵达了中国…这是不易的航行环境。然而，1747年，乾
隆皇帝委托郎世宁在北京郊区为他创建个人休憩地的瑰
宝，圆明园，一个在动荡的年代中接待各国政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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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47年，乾隆皇帝委托郎世宁

在北京郊区为他创建个人休憩地的瑰宝，圆

明园，一个在动荡的年代中接待各国政要的

地方。就在一百多年之后，这座宏伟巨作在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夷为平

地。当初圆明园变成了天廷，天子和他的妃

嫔们在那里享受着转瞬即逝的天堂美景。

虽然圆明园被称作宫殿，但它绝非仅

仅是单一的宫殿或花园，而是花园中的花

园，万园之园。正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妃

嫔会产生他自己的创造。他终究是天子，正

如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而创造是他的领

域。

九座因其欧洲风格而命名的“西洋楼

宫殿”，产生于郎世宁和他耶稣会兄弟们对

其在欧洲年代的集体记忆。这些人不仅接受

神学的培养，还学习了绘画、数学和水力

学，他们回忆了意大利、法国最宏伟宫殿的

细节，以及圣依纳爵·罗耀拉精神中文化传

承的细节。在郎世宁的主持下，巴洛克风格

的动植物与竹子以及石灰岩交相辉映，使欧

式的奢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中华帝国的朝

廷。郎世宁以这九座西洋楼宫殿的设计在中

国中心展现了神的荣耀。借着帝王的眼睛郎

世宁可以饱览世界，皇帝的创造和神的创造

就像他设计的喷泉与河流般流动不息。

这也是他作为耶稣会士的使命，这一

切都是为了神更高的荣耀，但是为了哪一位

神，哪一位主呢？皇帝当然打了招呼。但郎

世宁，且不说其他耶稣会士，应该向皇帝提

出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即这位主不是皇

上？从而冒着失去他们特权地位的危险，而

当时在18世纪中叶的中国仍然有一群外国传

教士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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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仅仅在他们修建圆明园的几

年前，郎世宁就和他的兄弟们为乾隆皇帝的

母亲设计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微型喷泉钟，一

个小型戏台。一丝丝玻璃之光映入明镜般的

水池，鸭子的喙直指时间，郎世宁亲自画上

三处小型景观，在这座钟里，乾隆母亲可以

尽情畅想。（穆西洛，2012年，15页）这座

微型喷泉钟所带来的想象也让它成为最瞩目

的喷泉之一。

按照描写，海豚和狮子雕塑口涌清

泉，水流沿着大理石栏杆倾泻而下，54个

喷头环绕着水钟，即漏壶的四周。正是在这

里，1861年圆明园遭遇洗劫时被掠走的12座

青铜兽首每间隔两小时就有一座兽首喷水，

依次轮替。它们从人的形态中衍生出来，这

些兽首分别为狗、熊、鸡、猴、蛇、马、

鼠、牛、虎、龙、兔、羊之首，象征着生

辰——中国的十二生肖——以及昼夜的划

分。好像皇帝本人现在统治着这些生物，还

有时间本身。

西洋楼的九座宫殿中，远瀛观的历史

最引人入胜。为赶上皇帝庆贺五十大寿，工

匠们按时竣工（王，2001年，63页）。不

过这座建筑很可能是为乾隆的爱妃，香妃

（又称容妃）设计的。围绕着香妃流传着许

多离奇的传言和历史记录。据说香妃身上有

难以抗拒的香气，她每日会靠山羊奶沐浴来

维持这种香气。她是来自喀什的维吾尔族女

子，1760年4月，兆惠将军平定边疆后将其带

回宫中。（王，63页）

这位穆斯林女人的身世继续萦绕在历

史上，直至今日。在郎世宁有导向性的画笔

下，香妃和其他宫中女性被描绘成具有圣母

般的天国之美，或者是被宽恕的罪人形象。

除了妙笔生花之外，气味对宫廷女性以及香

妃本人也起了的形象描绘也重要作用。（米

华健，1991年；445页）米华健说，皇帝欣赏

香妃的天国之美和安静克制。据记载，香妃

在湖边洗头时皇帝正好牵马去饮水，二人便

相遇了。然而，这个传说却激起了维吾尔族

穆斯林的愤怒，因为他们有责任保护香妃的

纯洁形象。（米华健，445页）

来到宫里后，远瀛观就成了她的家以

及祈祷的地方。这是一座宏伟的带有伊斯兰

特色的三层建筑。新月形的半圆楼梯环绕青

铜门，主厅第二层有两块四英尺高、雕刻着



阿拉伯语的匾额。现今，这些匾额仅剩拓

本。当初每周五晚上，这位最受宠的妃子和

其他穆斯林教徒都在此聚会（王，63页）。

该设计让人联想到位于罗马的圣

安德烈·阿尔·奎里内尔教堂，那是自

1566年起耶稣会士见习的地方。（埃尔

曼，2003年，246页）教堂由贝尔尼尼重

建，1678年完工，该教堂被视为罗马最杰

出的巴洛克式设计之一。它伫立于花园之

中，而花园中现在仅留下著名的四河喷泉

（www.Romanchurches.com）。既然四河喷

泉代表了罗马河流和贞洁女神狄安娜、力

量女神朱诺的结合，那么这个形式就是一

个合适的灵感，让皇帝与来自遥远西域的

香妃的形象互为映衬。（东京1964年：122

版）远瀛观的青铜版上被认为是香妃（东

京1964:盘122）的女人证明了这些相似性。

同时，大理石护栏和护城河也会让人想起巴

黎卢森堡花园中为玛丽·德·美第奇设计的

花园倒影池。（蒂瑞丝，1994年）

作为一个敏感的审美家，郎世宁肯定

知道卢森堡花园背后的灵感，它的打造是为

了缓解玛丽·德·美第奇对佛罗伦萨皮蒂宫

中，她深爱的波波利花园的想念，如同香妃

对喀什的家的渴望一样。再富丽堂皇的设计

也无法减轻女人们的思念之情。

“海晏堂东面屹立着令人惊叹的大喷

泉——大水法”......

主池的喷泉由一只鹿和十只青铜猎犬

相环绕，喷涌出的水流以及猎狗逐鹿的画

面，给人以异域狩猎的印象。这些了不起的

喷泉的设计源于“凡尔赛和圣克劳德飞瀑”

的蚀刻铜版画，蒋友仁与其他人从巴黎和罗

马随身带来这些版画。1744年，蒋友仁来到

中国，他是数学、天文学和水力学方面的专

家。（圆明园#1）在罗马时，他和其他工匠

习惯于进行这样大规模美化工程的工作。

（鲁道夫，1977年，4-59页）。圆明园花园

和喷泉的流水，展示了水的大融合，它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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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以及巴黎的设计规模是相一致的。皇帝

为这些伟大的喷泉深感自豪，他下令把喷泉

雕刻成铜版画，并分别于1784年和1785年在

宫中展示。（王引用自圆明园期刊1991年

2:1565，64页）

维多利亚·西乌在她的《郎世宁和圆

明园收藏》一书中写道，海晏堂就是耶稣会

建筑师仿照凡尔赛荣誉法庭建造的（伯德莱

1971年，68页）。它被描写为一个巨大的水

库，玻璃板下有嬉戏的金鱼（西乌，1988

年。72-79页），它被称为锡海，四周满是

地中海葡萄藤。（王，63页）。大概从1712

年起（埃尔曼，225页）耶稣会士在这座高

阁楼的现场制作用于天文仪器和时钟的玻

璃产品，这个工作坊和逐渐推进的项目也

为人所熟知。五彩的玻璃和贝壳点缀着阁

楼与花园（亚当，1936年，29-30页；唐，

1981年，71-80页）。玻璃板下的水可以灌入

四周的喷泉，与太湖石相混合。今天仍然可

以见到这些废墟，瞬息之间感觉东西两边的

水和石头仍流动自如，直至这个极乐世界疯

狂地出了问题。

此时我想起了耶罗尼米斯·博斯和他

的《人间乐园》，郎世宁在进行艺术研究时

也许接触过其作品。他给花园带来生机，展

现了及时行乐的理念。皇帝深爱着他的花

园。富有审美敏感性的他写道：

几片飘落的花瓣 

唤醒了午间小憩的我。 

我听见渔夫的声音。 

感到一阵舒适。 

我悠闲坐于松树下，

竹林里鸟儿鸣叫。 

啊！柔和的东风读懂了我的心 

它吹着青草温柔地摆动。

（圆明园期刊 198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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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找到平静之时，郎世宁发现自

己不断保持着冲突价值观的张力，在围绕

礼仪之争的罗马教廷指示与皇帝的立场之

间徘徊。中国带给郎世宁深度的体验，罗

马却只是发号施令。（标准，1999年。

352 - 63）。那么在危机时期郎世宁得出的

经验是什么？少说，多听，用心感受。

•

米歇尔·莫普·安德森（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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